黄厚江丨基于单元教学的文本处理策略
【摘 要】从教学操作层面看，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实就是在单元教学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文本。基于单元教学的文本处理与传统的单篇教学具有显著的差异。一般来说，它更着眼于从一个单元去认识一篇文本的教学价值，更多的是基于单元整体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以及单元文本之间的关系去确定教学内容、设计学习任务。通常的策略是：或者以核心文本为支点，统领辐射多篇文本；或者基于单篇进行文本纵向串联，基于单元进行文本横向并联；或者对文本进行“二次组元”，再基于“小单元”进行比较与整合；或者为单篇文本配置有参照性的学习资源，在多维比较中取得单元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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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大单元教学概念提出之后，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语文教学的一个热点话题。目前初步的共识是：大单元教学和单篇教学各有价值，不可偏废一面，更不可割裂；没有单元意识的单篇教学和没有单篇支撑的单元教学，都不可取。笔者以为，单元教学与单篇教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从教学操作的层面看，其实就是在单元教学中如何对文本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
本文试结合笔者自己的教学实践说一说基于单元教学进行文本处理的一些基本策略。
一、以核心文本为支点，统领辐射多篇文本
对文本进行分类处理，是教材编写和阅读教学的一贯做法。就单元教学而言，笔者的基本主张是应该在多篇文本中确立一定篇目的核心文本。统编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认为：“‘群文教学’不能完全取代单篇课文的教学，‘群文教学’还是要有一篇或两篇为重点。”［1］他说的重点篇目，与这里所说的核心文本应该是基本一致的。
这些核心文本在整个单元的教学中应该起到支撑作用和统领作用。所谓支撑，一是能够支持单元主要内容的学习和目标的实现，二是能够在单元学习结构中发挥骨架作用。所谓统领，它应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个“发”，应该是“提纲挈领”的那个“纲”和“领”。简单来说，它应该能够带动其他文本的教和学。邓彤老师曾借用德国美学家莱辛在其美学著作《拉奥孔》中提出的“包孕性时刻”这个概念，提出“包孕性”片段的说法，认为在单元教学中应该通过设计“包孕性”片段来纠正目前“大概念”教学要么停留于宏观论述层面侧重论“道”，要么限于微观操作层面侧重论“术”的问题。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个所谓“包孕性”片段与这里所说的核心文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基本一致的。
那么，怎样通过确定核心文本来统领一个单元的教学呢？笔者的做法有二：一是根据一组文本之间的关系和文本的特质来确定。一般来说，根据教材单元的文本进行教学，常常采取这样的办法。比如教学统编语文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二单元，就在《大自然的语言》《阿西莫夫短文两篇》《大雁归来》《时间的脚印》中确定《大自然的语言》为核心文本，因为一方面它完全可以支撑“学习本单元，要注意厘清文章的说明顺序，筛选主要信息，读懂文章阐述的事理”“学习分析推理的基本方法，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质疑问难，激发科学探究的兴趣”这样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大自然的语言”这个主题来建构整个单元的教学，带动其他篇目的学习。同样道理，教学九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短诗五首》这一组诗歌，可以卞之琳的《断章》为核心文本，通过它带动《月夜》《萧红墓畔口占》《风雨吟》《统一》等诗篇的学习。二是先选定核心文本，然后根据核心文本以及由它确定的学习主题、学习内容与学习目标选择拓展性的文本。一般来说，自行组元的单元教学更适宜这样的做法。比如笔者教学八年级上册的《渡荆门送别》，就以它为核心文本，组合李白的《送友人》《赠汪伦》《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拓展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等诗篇进行教学。
二、基于单篇进行文本的纵向串联，基于单元进行文本的横向并联
在有些单元很难确定核心文本的情况下，比较适宜的做法是，先对单元学习内容进行分解，然后根据不同篇目的特点与分解后的学习内容及目标进行对应，逐篇落实，纵向串联。比如教学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个单元的文本有鲁迅的《故乡》、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和曹文轩的《孤独之旅》，单元导语确定的学习主题是“少年成长”，提出的学习内容和要求是：“要学会梳理小说情节，试着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并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小说的主题。”某种意义上，很难在《故乡》和《我的叔叔于勒》中确定哪一篇是核心文本，而《孤独之旅》又是长篇节选。三篇文本，很难说哪一篇文本对其他两篇文本具有“包孕性”而能作为核心文本，于是有的教师在教学时便将单元的学习内容分解为“梳理小说情节”“从不同角度分析人物形象”“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理解小说的主题”，分别对应《我的叔叔于勒》《故乡》《孤独之旅》设计学习任务和目标，这也是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做法。再比如高中必修上册第七单元，单元学习主题是“自然情怀”，学习内容是“体会民族审美心理，提升文学欣赏品位，培养对自然的热爱之情。要关注作品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和人生思考，体会作者观察、欣赏和表现自然景物的角度，分析情景交融、情理结合的手法；还要反复涵泳咀嚼，感受作品的文辞之美”。有的教师教学这个单元时，将学习内容和篇目作了这样的分解与对应：写景散文的取景和特征表现——《故都的秋》，散文的语言形式与语言魅力——《荷塘月色》，散文中的人生感悟与表达——《我与地坛（节选）》，写景散文的叙事——《登泰山记》。
有老师会问，这与以前的单篇教学有什么不同？其主要不同在于这是基于学习任务群“单元”的单篇教学，是从单元出发又指向单元整体的单篇教学。这种串联式的文本处理和教学看上去与传统的“一课一得”教学非常相似，其实并不相同。它是基于单元背景下的分篇对应，而不是凭教师主观认识选择的分篇对应，这里的“一课一得”是基于单元组合下的“得”，“得”和“得”之间有着基于单元的关联。每个单篇的教学，既要聚焦对应单元学习内容和目标的“点”，又要注重不同“点”之间的交融。这里的“分”是相对的，背后的“合”才是根本的。
更重要的是，在串联学习活动的基础上或者过程中，还要适当安排并联式的学习活动和学习任务。所谓并联，就是根据单元整体学习内容和目标，跳出单篇文本而着眼单元所有文本或部分文本设计学习活动和学习任务。比如教学九年级上册第四单元，可以设计这样一些整合性的任务：（1）以“对话”为主题——三篇课文都有对话，在小说中有什么作用？对话方式分别有什么特点？在三篇课文中选择一处对话改为叙述，体会效果有什么不同。（2）以“我”为主题——《故乡》中的“我”和《我的叔叔于勒》中的“我”有什么不同？他们在小说中有什么共同作用？《孤独之旅》中有“我”吗？如果把其中的一个人物转换为“我”，转换哪个人物比较合适？再比如高中必修上册第七单元，就可以把“散文中的‘景·情·理’”作为主题，设计具有整合性的学习任务：可以梳理散文景与情的关系，散文中“理”的表现方式；也可以在拓展阅读的基础上研究从散文选景的不同看作者的审美取向。
三、对文本进行二次组元，基于“小单元”进行比较与整合
应该说，多文本的比较整合，是大单元教学文本处理的基本方式。但如果单元过大，文本篇目比较多，或内容比较复杂，就要先对文本进行梳理重组，将“大单元”分解为“小单元”，再根据重新组合的小单元设计学习情境、学习活动和学习任务。就教材实际看，尤其是高中教材，能够根据整个单元设计一个大情境、大任务的单元真的不多，或者说绝大多数教师做不到。因此，化大为小，进行二次组元，基于“小单元”进行比较整合，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
比如必修下册第六单元，这个单元的篇目有《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虽然只有五篇课文，但阅读量很大，而且题材多样，品类丰富，既有现代小说，也有古代文言小说；既有中国小说，也有外国小说；既有短篇，也有长篇节选，可以说篇篇都是经典，都是“硬菜”。根据这样五篇文本设计一个大情境、大任务，把这个单元的学习内容和目标都融合起来，难度非常大。但一篇一篇地单篇教学，用时很多，效果也未必能够保证。因此比较理想的办法是，把大单元分解为小单元，根据单元学习内容和文本特征进行二次组元。
这个单元教材确定的学习内容为：“学习本单元，要注意知人论世，在人物与社会环境共生、互动的关系中认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关注作品的社会批判性。要了解作者如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实现创作意图，品味小说在形象、情节、语言等方面的独特魅力，欣赏小说不同的风格类型；学习用读书提要或读书笔记记录自己的阅读感受和见解，借鉴小说技法进行创作。”很显然，这个单元承载的学习内容和任务非常重。教师不妨先对这些学习内容进行梳理，分解出一些相对的“小概念”，并设计出相应的“小任务”，比如：（1）认识情节与结构的关系——梳理情节，写小说情节概要。（2）赏析形象，认识情节和命运之间的关系——画出人物命运曲线图。（3）风格欣赏——比较小说的叙述角度和语言特点。（4）关注主人公命运——尝试改变人物结局。（5）分析结构——探讨作者为何要写主人公死后其他人物的反应。（6）分析悲剧根源——梳理人物悲剧形成与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文本组合为对应的小单元：（1）《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促织》；（2）《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促织》《变形记》；（3）《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4）《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5）《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6）《祝福》《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为了说明清楚，把分解单元学习内容和重新组合单元文本作为两个环节安排，其实这两个环节并不是简单分开的，而是互相融合的。
四、为单篇文本配置有参照性的学习资源，在多维比较中取得单元学习的效果
单元教学在强调整体和整合的同时，并不排除有一些单篇是可以单独处理、单独教学的。在单元整体教学的基础上，适当安排一些具有单元意识的单篇教学，是很有意义的。
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大量这样的尝试，总体来看效果也比较理想。比如，在教学《昆明的雨》时，为了让学生充分认识散文和说明文的不同特征，更好地通过这篇散文读懂汪曾祺的性情和他对平常生活中美的欣赏，理解他“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美好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人们，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增强对生活的信心、信念”这样的写作追求，引入了两段写出不同的“昆明的雨”的文字进行比较。这两段文字不长，但与课文进行比较，作为支架和陪衬，让学生认识到课文里的“昆明的雨”只是汪曾祺心中的“雨”，并不是客观的“昆明的雨”，充分拓展了文本空间和学习空间，让学生的学习收获远远超越了单篇课文。教学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则将它和《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组合在一起，设计了一组整合任务：（1）契诃夫是个成功的戏剧家，善于通过设计道具，写小人物的命运，显示其幽默、夸张、讽刺的风格。找出《装在套子里的人》《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三篇小说的道具（雨伞/唾沫/狗等），说说哪一个道具的安排最成功。（2）设置“穿越”情境，错位人物遭遇。情境A：别里科夫遇到了“将军家”的狗，会怎么说？情境B：奥楚蔑洛夫对着上司打了一个喷嚏，结果会怎么样？情境C：切尔维亚科夫遇到了华连卡，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3）三个个性截然不同的人物，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都是充满奴性的小人物，都是套中人，请说说奥楚蔑洛夫和切尔维亚科夫心中的套子（奥楚蔑洛夫：将军家的狗肯定是不会乱咬人的；切尔维亚科夫：得罪了上司是肯定没有好下场的）。学生通过完成这一组任务，深化了对契诃夫笔下小人物命运的理解，以及对作者漫画式的夸张幽默风格的认识。教学《祝福》，则以电影《祥林嫂》为参照，把比较小说和剧本的异同作为主要学习任务，拓展了学习空间，加深了学生对小说的阅读理解。其他如《狼》（参照文本为笔者根据蒲松龄的另外两则《狼》改写）、《谏太宗十思疏》（参照文本为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等课文的教学都是如此。从单元中抽出一个单篇，为它配置合适的参照资源，组合成一个新的“单元”进行教学，跳出了通常单篇教学的单一思路和逼仄空间，能够比较好地体现单元教学的思想和理念。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单元并不完全等同于目前很多专家所说的“大单元”（当然包含这样的“大单元”），而是指一般意义上由两篇或多篇文本组成的、由一定的单元主题统领的教学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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